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教職同仁赴外進修研習心得分享
※與您分享的快樂、勝過獨自擁有

	姓　　名
	吳承輯

	研習名稱
	108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研習

	主辦單位
	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	承辦單位
	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
	研習地點
	王功蚵藝文化館、彰化市成功營區

	研習時間
	108年8月22日至8月27日

	內容摘要
	8/22(四)
1.彰化濱海鳥類生態體驗(蔡嘉陽)
2.潮間帶與蚵田生態體驗(蔡嘉陽)
3.環境教育法規(許民陽)
4.白海豚生態簡介(蔡嘉陽)
8/23(五)

1.彰化的海洋生態體驗(李志穎)
2.彰化的海洋生態體驗(李志穎)
3.彰化的海洋鳥類生態簡介(蔡嘉陽)
4.彰化濱海魚類生態簡介(李志穎)
5.海洋蟹類與螺類生態簡介(李志穎)
8/26(一)

1.紫斑蝶的生態(李志穎)
2.八卦山植物生態(李志穎)
3.環境教育法規(許民陽)
4.平地造林(吳晟)
8/27(二)

南彰化稀有植物生態體驗(李志穎)
稀有植物課程分享(李志穎)
鷹揚八卦(李志穎)
北彰化稀有植物生態體驗(李志穎)
稀有植物課程分享(李志穎)

	心得分享
	    這次的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，除了複習環境教育相關法規及政策，課程中因排入了體驗課程，讓所有參與的學員能親自走入大自然，對於課程的內容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及體驗。其中對於蔡嘉陽博士彰化的海岸線所提及的紅樹林、白海豚、鳥類生態、國光石化、台61快速道路興建、隔音牆、風力發電機等及吳晟老師平地造林的課程最有印象。
    課程中對於蔡嘉陽博士成為彰化海岸線的守護者，透過行動去保護彰化的海洋深受感動，更體會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，一個大規模的開發案，如果沒有透過足夠的環境評估，往往所帶來的危害是超乎你我所想想的。當企業主只看到眼前龐大的經濟收益，準備規劃進行開發，身負評估及監督角色的政府，更應該要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長來協助評估，進行多方面的考量，需要多考慮其背後所付出的社會成本，是否危害人體的健康、是否破壞當地的生態，因為往往一個錯誤的決策，將會使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。

    課程中吳晟老師分享了他利用母親留下的兩甲地，從約20年前即配合政府的平地造林計畫，因感嘆台灣自數十年前砍掉太多的台灣原生種樹木，改種其他外來中的經濟樹種，因此發心想要把台灣原生種的植物都種回來，如烏心石、毛柿、櫸木、黃連木、樟樹、台灣肖楠、土肉桂等，台灣許多的原生種樹木都已經大量減少，希望可以透過計畫把這些珍貴的樹種，透過人為的復育種植回來。
紅樹林悲喜
有一群強悍至極的植物，站在河海交界之處，彷彿河流的雙唇，開闔之間吐納生命，打造豐富的生命樂園。師大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黃生，喜歡把紅樹林比喻成大地之唇。河口就有兩片上下唇，都是淤泥的河口怎麼保護？大自然賞賜我們一種可以在淤泥裡著根固定的樹種，叫做紅樹林，多偉大的天作之合！
「這棵樹從枝幹長氣根，延展到泥灘地，變成很多支柱根的叫做五梨跤。」乘著竹筏，在導覽員細心解說下，前來戶外教學的學生，緩緩滑進紅樹林的世界。

船航行在竹筏港溪，這是清代開鑿的運河，日治時期因為台南運河開通而沒落，兩岸紅樹林自然形成獨特的水上綠色隧道，由欖李、海茄苳、五梨跤等樹種組成，民國77年劃設為紅樹林保護區，成為南台灣少數逃過開發厄運的幸運兒。

四草大眾爺廟旁的紅樹林生態旅遊，從民國85年開始發展，近幾年因為網路發達，遊客口耳相傳，越來越熱門。產業發展穩定，從解說員到船長，為在地人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，建構了生態與生活的雙贏。

和四草同樣受到保護的，還有淡水河口的紅樹林，這裡沒有發展出生態旅遊產業，紅樹林靜靜的生活著。師大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黃生說，在淡水河邊，月牙型的角落長滿水筆仔，紅樹林沼澤，每天都有很多落葉，落葉分解的營養，供養著蝦子螃蟹和底棲生物。紅樹林提供營養給河口生態系，養活小魚小蝦，給台灣人好漁獲，是非常完美的系統。

距離這裡不遠的關渡，也有一片繁茂的紅樹林，但它們並非完全自然形成。黃生說，從前關渡那一帶是草澤，三十年前淡水河抽砂，攪混了河，漲潮的時候，河水帶泥沙往裡面沖，就沖到了關渡，基隆河和淡水河交界的地方，造成淤積，提供漂上來的樹苗溫床。

在淡水河的隘口，強壯的紅樹林卻成為汛期排洪的隱憂，也排擠了原本草澤生態系的生物。師大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黃生期待，這塊區域應該恢復成原來的草澤狀態，至少一部分要還給灘土。

台灣紅樹林的原生地，分布在北部、台南與高雄的河口地帶，新竹到嘉義的海濱原來都沒有紅樹林。2006年的植樹節，在芳苑溼地研究鳥類生態的蔡嘉陽，發起拔除紅樹林活動，因為這片灘地原本並沒有紅樹林。1993年，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種下台灣原生的水筆仔與海茄苳，當初綠化的美夢，最後卻演變成生態惡夢。

彰化環盟理事長蔡嘉陽表示，因為紅樹林會加速泥灘淤積，變得更泥，很多底棲生物沒辦法適應這麼泥的地方，就會被另外一批生物替代掉。像海茄苳，氣生根很多，水鳥沒辦法進去覓食，就會干擾原來彰化海岸泥灘地生態的運作。

然而拔除速度追不上生長速度，2013年，再回到這片海濱，眼前這片綠油油的水上森林，成為燙手山芋。原本五公頃的面積擴散成三十公頃，連水門的出口都被紅樹林堵塞了。

問題越演越烈，有沒有省錢又有效的解決之道？蔡嘉陽建議，用漁民抓鰻苗的網子，把紅樹林圍起來，讓幼苗沒有辦法擴散，先解決擴散問題，再慢慢面對移除的問題。

在新竹的香山溼地，採取的是更積極的移除手段，希望加速海岸生態系統的回復。從客雅溪到鹽水溪之間的七公里海岸，1997年被栽種成排紅樹林，原始棲地消失，對特有種台灣招潮蟹造成嚴重威脅。

香山溼地的紅樹林總共有132公頃，由於屬於野生動物保護區，依法大型機具不能進入，只能靠人力來移除，目前只移除了43公頃，平均每清除一公頃成本要36萬元，但是每年向營建署申請到的經費，只能清除3到4公頃，成為一場漫長的拉鋸戰。

望著移除後的戰場，海水輕柔的拂過殘幹，在光影照映下，景色荒涼，這份修正錯誤的努力，希望尋回原本屬於這裡的生機。

荒野保護協會專案專員張登凱說，把紅樹林砍除後，水流慢慢恢復了，泥土慢慢被帶走，漂進來的就是沙。沙質地回來的時候，其他生物就會跟著回來。這些都是學習的過程，當時栽種是善意，卻沒有判斷爾後的發展。時間更替，物種繁衍，造成這個物種太過強勢，最後必須用人為方式來干預，以香山溼地來講，花得經費是當時栽種的好幾十倍。

紅樹林守護著河口，台灣卻只有少數原生紅樹林受到保護，消失在開發之中，卻在原來沒有紅樹林的地方刻意去種植，反倒讓紅樹林意外成為殺手，在寧靜的海濱，形成海岸生態系的難解習題。

文章節錄自我們的島 第708集 紅樹林悲喜 (2013-5-27)
並附上影片供師長們參考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hJDN8NxKtbo
 農村詩人吳晟：台灣很少人真正理解，有人為公益而做事
2014-07-05採訪．撰文陳怡如
來到彰南有「彰化糧倉」之稱的溪州，觸目可及，盡是一片無垠稻田。突然間，一片蓊鬱的樹林，拉高了稻田低矮的天際線。這是詩人吳晟花費13年心力，孕育而成的綠色基地。

吳晟的老家位於溪州圳寮，他一輩子沒換過住址，一生都和這片土地緊緊相連。吳晟是農村子地，在老家旁邊，有一塊2公頃田地，那是母親辛勤務農的依據。吳晟從屏東農專畢業後，就回老家擔任國中生物老師，在這裡大家都稱他「吳老師」。

吳晟課餘就陪母親下田耕作，他一手拿筆，一手拿鋤頭，創作結合生活，因此總能寫出貼合土地與農民汗水的作品。又靠著一首收錄在國中課本的詩作〈負荷〉，從農村詩人變成最多人熟識的國民阿爸。

13年前，吳晟卻放下鋤頭，開始種樹。他用自家田地造林，堅持只種台灣一級木原生種。過去綠油油的稻田，現在早已成為擁有3千多棵樹木的蓊鬱樹園，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平地造林示範地。

連接老家和田地的道路，短短10分鐘路程，吳晟已走了數十個年頭。以前他走這條路去下田，現在他走這條路去看樹。景物雖然遷移，吳晟卻始終捍衛相同價值，那是對環境的不捨和疼惜。

「這念頭不是一時的！」對環境有強烈意識的他，從年輕時就一直留意台灣樹木不斷被砍伐的問題，「台灣的開發過程，我簡單化形容叫『砍樹鋪水泥』。」他的童年，台灣到處都是鬱鬱蒼蒼的大樹，村莊的人聚集在樹下乘涼聊天，長大後樹木反倒成為剷除對象，兒時情景已不復見。

在吳晟老家的三合院門口，有片廣大庭院，種著數十株吳晟母親最喜愛的樟樹，「我最安慰的是，在母親晚年，有這片樹林給她乘涼，厝邊隔壁也都來樹腳下坐。因為這片樹林，我母親晚年還不錯。」

樹木跟人們的關係是這麼緊密，早在80年代，吳晟就開始在詩作裡呼籲人們愛惜樹木。2001年，政府推動平地造林，吳晟家裡的農地正好符合需要2公頃土地的高門檻條件，他終於等到機會把理念化為實踐，「我需要一個樹園做具體推廣。」吳晟特意以母親的名字陳純，將樹園取名「純園」，有著生活、心思、環境都要純淨的意涵。

只種台灣原生種

一開始從農地變林地，「哇！那是大工程！」從整地開始，種下樹苗，再為細小的樹木架支架，到去除雜草、藤蔓，「剛開始幾乎一整天都待在裡面。」現在他上午寫作，下午就會來樹園整理。

對於樹園，吳晟一開始就有一個堅持，就是只種台灣一級木原生種。他用一句話涵蓋樹園裡的樹種：「一隻烏毛雞，騎在黃牛背」，分別指的是烏心石、毛柿、台灣櫸木、黃連木和牛樟。

「因為台灣太不懂得愛惜自己好的東西了！」他說，從過去的黑板樹、小葉蘭，到現在的櫻花，「全都種錯了！」這是一窩瘋趕流行的結果，台灣環境根本不適合。現在他要把過去砍掉的台灣一級木，全都補回來。

這一年來為公視拍攝吳晟紀錄片的導演鄭文堂，即使早已認識吳晟，卻因為拍攝紀錄片，才第一次跟著吳晟踏進樹園，他仍然記得當時情景：「老師站在那裡，也像樹林中的一棵樹一樣。」鄭文堂曾打趣問他：「如果你是樹，你大概是幾年的樹啊？」吳晟回答大概13歲，還是國中生。「在大樹面前，吳晟非常謙卑面對人生，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麼。」鄭文堂說。

另一個堅持，吳晟刻意把樹種得密集，一分地種200株，就是為了將來可以免費移植給別人，讓樹木能在更多地方開枝散葉。至今樹園已送出近1千棵樹木，其中500棵是贈送給溪州第三公墓，打造森林墓園，其餘則是學校團體。

看到吳晟的樹園，許多人常問他：「這些樹已經長大了，怎麼不賣一賣？值很多錢耶！」以市價來看，這些10多年老樹一棵至少上千甚至上萬。面對這樣的疑問，吳晟通常笑而不語，旁人看到的是利益，他看到的卻是公益，「台灣社會很少人真正理解有人為公益而做事。」

樹木傳道士

不僅不問收入，吳晟更不厭其煩地一直傳達理念。因為樹園早已成為指標地，多年來不斷有老師帶學生或各式團體來參訪，每個星期都有人來，一年高達50多場，有時他一講就是一整個下午。以他70高齡，家人怕他太累不太贊成，但為了推廣教育，大部分的邀約，吳晟還是來者不拒。

前台中縣長同時也是詩人的廖永來，因為熟悉行政流程，在森林公墓的捐贈上出力很多。他觀察吳晟是個很執著的人，「他完全不計較個人營利，把退休金都拿去做了，還努力遊說其他人，跟唯利是圖的人們剛好相反。」

即使懷抱高度熱情，但吳晟也坦承，每當看到破壞自然的開發案，有時也覺得越來越無力，「田地價值由耕作變炒作，一字之差，差之千里。」就像松菸巨蛋意外引發護樹爭議，延燒3個月未停歇，「其實這都是很簡單的道理，為什麼整個社會都不重視？」

他認為開發不等於砍樹，可將樹木看成開發的一部分，規劃成分隔道路的安全島或人行道，「過去少數抗爭成功的例子，現在也都變成非常好的景點，像是綠色隧道。」人們應該學習和樹木和平共存的方法。

即使開發案不斷，但他依舊抱持希望。1999年他的詩作〈憂傷西海岸〉，最後一句就是「為悲傷留下些許希望的顏彩」。「如果確定你的道理是對的，就盡力去做，能改變多少就改變多少，不然只是感嘆也沒用。」

吳晟說他很多思想都來自母親，「她常教我，這個社會不是你好就好，就像空氣污染，你住帝寶也沒用。」財富是社會共同給予的，環境好，大家才會過得更好。

「我不是要大家都來我的樹園，而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做，去愛護樹、去保護樹、去種樹。」看來農村詩人就算放下鋤頭，對環境的關愛也不曾稍減。

攝影／林衍億

吳晟
出生：1944年
學歷：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畜牧科
經歷：曾任溪州國中生物老師，也是台灣鄉土作家，創作以新詩為主，寫作之餘亦從事農事

（本文出自於《數位時代》2014年7月號）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VTgItdQh_Y
【鄉土情 詩人吳晟推造林】華視新聞雜誌 2015.06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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